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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7556
米的贡嘎峰是
横断山系二级
山脉大雪山的
主 峰 ，也 是 地
球上位置最东
的 7000 米级雪
山。

贡嘎主峰
的 首 登 是 在
1932 年 ，美 国
西康探险队的
两名队员沿西
坡转西北山脊
（传统路线）完
成 ，登 顶 后 测
量主峰高度为
7589.5米。

中国人首
登 在 1957 年 ，
中华全国总工
会 登 山 队（中
国 登 山 队 前
身）为 了 证 明
中国能独立攀
登 7000 米以上
的 高 峰 ，将 攀
登目标锁定在
了 贡 嘎 ，这 次
攀登共 6 人登
顶 ，但 也 付 出
沉 重 的 代 价 ，
队员丁行友遇
雪 崩 身 亡 ，国
德存、师秀、彭
仲穆在下撤途
中滑坠遇难。

据海螺沟
景区管理局官
方微信号发布
的 数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截 至
2017 年 10 月，
共 有 32 人 登
顶，21 人在登
山 中 遇 难 ，登
山死亡率远远
超过珠峰及 13
座 8000 米以上
山 峰 ，被 称 为
世界上登山死
亡率第一峰。
其中，日本人4
次登山共14人
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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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李宗利和同伴尝试从东北山脊冲击贡嘎

主峰失败后，曾在自己的攀登报告结尾部分写道：“没有能实
现梦想，到底为什么。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这个问题在两年后有了一个答案：2018年10月18日
下午4点45分，39岁的李宗利和他的学生童海军，在经历风
雪肆虐的11个小时连续攀登后，登上了海拔7556米的贡嘎
山顶峰。

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通过多方核验相关图片、视频
等资料，认定李宗利、童海军登顶成功，并于10月25日向他
们颁发了官方认证的证书。这意味着，61年后再次有中国人
登顶这座被誉为“蜀山之王”、死亡率远超珠峰的山峰。

10月23日，回到成都的
那个晚上，李宗利睡得不
错。

而在10月19日凌晨，李
宗利和童海军还在完成北
壁转东北山脊登顶贡嘎的
下撤途中，由于没有找到大
本营，加上李宗利双眼暂时
性失明，“白雾一片什么都
看不清。”两人靠着一块背
风的石块，在海拔6000多米
的冰天雪地里露宿了一宿。

登山界里，有着“珠穆
朗玛的艰险不及贡嘎山”的
说法，被发现至今的 140 年
里，登顶次数仅10余次。据
不完全统计，多个国家的32
人登顶，20 余人在途中遇
难。贡嘎主峰的攀登难度
和死亡率都远超世界上其
他8000米山峰。

这是李宗利第二次尝试
登顶贡嘎。2016年，他和迪
力夏提、童海军组成的攀登
队离成功只差最后的800多
米。经过9天的攀登，三人抵
达海拔6700米的C3营地，准
备在次日发起最后的冲顶。

回忆起当时的处境，李
宗利说：“我们欣赏着帐篷
外的风景，闲聊着，我们心
情很放松，祈求老天爷能给

我们一次机会，祈求贡嘎山
能帮帮我们。我们只需要
一天就能实现梦想，我们为
此准备了三年，也淬炼了我
们的身心，我们意志坚定，
只需要一点运气。”

然而冰冷的贡嘎山只
是在大风肆虐的深夜里，发
出了一声长久的叹息，仿佛
要彻底卷走三位年轻人留
下的足迹。

11 月 5 日凌晨，骤然凌
烈的大风将载着三个大男
人 的 帐 篷 挪 动 了 足 足 半
米。“我很清楚如果再滑动
半米，可能我们就会被贡嘎
山收为己有，下面1000米的
冰川将让我们长眠。我们
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两米不到的地方就是
悬崖，李宗利和同伴想尽一
切办法用身体与风对抗。
当一切平静下来的时候，阳
光已经勾勒出了贡嘎的棱
角，他们清点装备，发现物
资所剩无几，帐篷也被刮出
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只能无
奈下撤。

“我们只是人，我们不
能用人的观点去考虑山和
大自然的规律与想法。”李
宗利说。

有人喜欢用“情结”二字
总结登山者对攀登巅峰的执
着，“因为山就在那里”。可
是这个观点在李宗利那里变
得更为简单而直接，“我看到
了它，并且我认为有能力去
完成攀登，仅此而已。”

2016 年冲击贡嘎主峰
失败后，李宗利认为，“在轻
量化快速攀登和更多的备
份之间，安全与极限之间没
有达到最佳平衡。”

而2018年的这次冲顶，
李宗利和童海军的装备更
加精简，每一件都要用称
称，精准到“克”。体能适应
方面，两人提前 8 个月就开
始针对性训练，“期间我们
找了一座海拔 6000 多米的
山，持续待上十天。为了适
应高海拔，我们又在山顶下

50米背风处单独住了3天。”
北壁转东北山脊，这是

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线。“只要是有缝隙的地方，
风 就 会 带 着 雪 渣 滓 钻 进
去。所有带水分的物质都
会被冻住，包括你的呼吸和
身上散发的热气；体能耗得
太快，走三步就需要十分钟
缓过来，到最后我站都站不
住了，只能不停地喘。”

10 月 18 日凌晨 5 点 20
分，两人顶着头灯开始了最
后阶段的攀登，11个小时风
雪肆虐后，贡嘎褪去了她

“神秘”的面纱。
那一刻，李宗利和童海

军之间只有两句简单的对
话：

“到了吗？”
“应该是到了吧。”

李宗利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明天将发生什
么，谁又能知道呢？”入行十几载，他的性格似乎早与
登山这项运动相契合，“我只是随时地告诉自己有一
个山要登，有一个梦要去实现。这是我的人生。”

2006年从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重竞技系退
役以后，四川省登山协会推荐李宗利到中国登山
协会进行为期两年全脱产的登山技术培训，就是
人们常说的CMDI（中国高级登山培训班），那是
中国第一批由法国教练培训的职业高山向导。

从那以后，李宗利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一
路向上”。2011年，他和孙斌开辟幺妹峰南壁“解
放之路”，成功登顶，一时间让他名声大噪，央视
专门为两人制作纪录片《重返巅峰》。

滑坠、雪崩、悬崖峭壁和恶劣的气候，可以说几
乎每一次登山都是在生死边缘行走，可“死亡”是李
宗利从不刻意回避的话题，“人都会怕死，我也怕。
但是不是因为怕死就什么都不做。恐惧会阻碍一
个人的行为，怎样去克服内心的恐惧才是重要的。”

完成了登顶贡嘎的梦想后，李宗利说，作为
一名登山运动者，自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
号，关于未来，他只有一目标：“爬到80岁。”

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自由之巅供图

“贡”为冰雪，“嘎”为白色，“贡嘎”就是“洁白
雪山”的意思。贡嘎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
而是复杂的地域概念，由众多高耸独立的山峰体
系构成，海拔 5000 米以上的独立山峰就有 145
座。其中，贡嘎雪山，海拔7556米，是横断山脉的
最高峰，也是四川境内的最高峰。

从有记录以来，贡嘎主峰共有 24 人成功登
顶，其中只有19人成功下撤。极高的死亡率反映
了攀登贡嘎的极大风险，也让更多的攀登者心存
敬畏。此次登顶成功，对于李宗利有着怎样的意
义？

封面新闻：外界有部分声音会认为你们是一
群“不要命”的人。

李宗利：大多数人不了解登山，认为我们在
冒险，甚至是拿生命开玩笑。这是一个极大的错
误。我们是热爱生命、谨慎的一群人。登山承担
的风险和责任太高，我们面临的直接后果就是回
不来了，为了避免这种差错，为了攀登贡嘎，我们
用了四年准备，三年尝试，提前8个月针对性训
练。只有我们的体能、意志，都满足条件以后，我
们才会行动，而不是像愣头青，有去无回。

封面新闻：2016年失败后，你曾说你没能在
安全与极限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现在找到这个平
衡了吗？

李宗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仍然有不
足，物资备份和行动快速之间的冲突，依旧存在。
但是你不去做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将面临什么，一
旦做了才发现准备永远都是不足的。比如说这
次，我的手套全部湿掉了，睡袋从来没干过，我的
体能还是不够，到最后站不住了，也走不动了，这
都是不足。曾经有人建议，C3（海拔6700米）的营
地能不能设高一点，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人会考
虑去改变环境来适应自身，但我考虑的是改变自
己来适应环境。的确可以再建一个营地，可是同
样会面临其他的问题，问题是永远存在的。

封面新闻：几年前，登山对你来说可能只是
一种爱好、理想，如今它也是你的一份事业，初心
变过吗？

李宗利：登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一开
始兴趣是出发点，逐渐发现可以从中得到更多：
成就感、他人的认可、创造财富。我们个人赋予
登山的东西太多，和它本身的复杂或者纯粹没有
直接的关系。这十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位登山者
该做的事情。

封面新闻：登顶贡嘎的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李宗利：61 年，没有一个中国人成功登顶。

那一刻我想了很多，有责任，有成就感，但并不激
动，就像爬上了座普通的山一般。

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自由之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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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颁发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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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利（左）和童海军（右）下山后合影。

10月18日下午4点45分，李宗利和童海
军登上了贡嘎山顶峰。

北壁转东北山脊，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线。

漫漫登途。

李宗利在陡坡上攀登。


